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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度量+个体名词”结构在所指事物的个体数量上存在歧义现象 ,同一个异

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存在有不同的语义变化 ,加度量词时表示的一定

是人类领域意义上的同质“个体性”事物的类 ,侧重事物的属性。这种语义变化的制约性因素

来自于度量词与个体名词两方面:前者从空间属性角度对事物“类”的计量分割 ,与度量词使用

中的“利益原则” ,造成了个体名词与之搭配度量词时所发生的一系列语义变化;而后者三个不

同层次上的语义特征“[ ±有生] ” 、“ [ ±个体同质] ” 、“[ ±属性突显] ” ,制约了个体名词内部

次类同度量词的搭配选择 ,并由此给个体名词进行了下位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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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三斤鱼”的歧义与相关问题

现代汉语个体名词直接受数量词修饰所形成的“数量名”结构 ,有时在事物所指上存在歧义现象:

(1)三斤鱼/三十平米房子

前者可指一条鱼 ,也可指好几条鱼;后者可指一间房 ,也可指几间房;它一般只发生在个体名词直接

受度量词修饰这一层面上 ,表现为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所计量对象数量与事物的个体量不存在对应关

系。这种歧义现象表面上看是“数+度量词+个体名词”结构的量表达与个体量的不对应性 ,但深层却

是这种结构本来就不注重对个体名词所指“个体性”(individual)事物的个体形式的量表达 ,即前者是果

后者是因 。这是因为 , “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数量 ,例如鱼的“一条”数量 ,本身是能显示出“个体

性”事物的“个体性” ,如鱼的“个体性”从个体单位“条”中显示出来。个体名词与度量词搭配时所指个体

性事物的这种弱个体性变化 ,引起了我们更进一步的思考:(1)个体名词搭配度量衡量词时 ,所指事物的

这种弱个体性语义变化 ,一定还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 ,并可与这种歧义途径相互佐证 。(2)“弱”是一种

负面状态 ,个体名词所指事物的个体性变弱了以后 ,它又在正面呈现出什么样的语义状态 ? (3)什么因

素造成了个体名词搭配度量词时所指个体性事物的弱个体性变化? (4)这种弱个体性语义变化是否有

益于揭示更深层次的语法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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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个体名词分别搭配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的语义区别

我们先从上述第一个问题开始讨论 ,切入点是:从能直接受度量词修饰的个体有生事物名词与个体

无生事物名词中 ,分别选取名词“鱼”与“房子”和“花” ,它们的所指都是“异质”(heterog eneous)事物;先

预设一个语境“一条鱼重三斤” 、或“一间房子面积为三十平米” 、或“一亩花有上万朵” ,那么处在这个预

设语境中的三组指称形式“三斤鱼/一条鱼” 、“三十平米房子/一间房子” 、“一亩花/上万朵花” ,各组前后

结构中的名词所指 ,是否分别都具有同指性? 它们在语义上是否还有其他什么重要区别? 而这几个异

质个体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的语义状况 ,能否反映出其他个体有生事物名词与个体无

生事物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的语义状况?

(一)异质个体事物名词加个体量词时强调个体性事物的异质与个体性 ,加度量词时强调个体性事

物的属性与该事物在这一属性基础上的同质

1.先看所指称对象的事物性质:(1)这些名词加个体量词时 , 侧重的是事物的 “个体性”

(individual),或者说指称的是一个异质(hete ro geneous)“有界”(bounded)事物。它们的所指 ,各事物内

部组成部分各不相同 ,事物不可切分;事物内部也都不可增加或伸缩;但这些事物皆可重复 ,如“三条鱼”

的所指就是由一条一条的鱼经重复而来。(2)这些名词加度量词时 ,指称的是同质(homogenous)“无

界”(unbounded)事物 。这可通过它们加度量词时可存在的转喻性指称用法看出。如买了三斤鱼 ,哪怕

是三斤鱼块或鱼头或鱼尾 ,我们都可说是买了“三斤鱼” 。这“三斤鱼”中的鱼 ,可以切分与伸缩 ,而切分

或伸缩后的事物仍可用“鱼”来指称 。这表明加度量词时 ,人们已将个体名词所指事物的内部各主要组

成部分 ,作为了该事物整体的同质部分去切分或伸缩 ,并自然可与该事物一起用同一个名称来指称 。

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所指事物之所以存在转喻现象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加度量词时 ,人们着重指这

些个体性事物某种主要的属性 ,并关注个体性事物的内部组成部分是否具有这一属性 ,事物内部组成部

分如具有这一属性 ,则可能被视为同质部分 ,事物各构成部分的异质性就会受到忽视 。例如“三斤鱼”的

“鱼”着重的是鱼的肉质 ,而鱼尾或鱼块等与个体性的鱼一起都具有人们所关注的“鱼”的肉质属性 。另

外 ,例如一亩地中的上万朵花与花中夹杂的其他少量异类植物 ,所要指称的事物上万朵花在这个指称范

围中如具有认知上的“显著性” ,就会消减人们对这个范围中的异类事物如少量其他植物的异质性感知 ,

而主要感知到这个指称范围中具有显著性的“花”属性 ,并用表示这个具有显著性位置的事物名词来指

称这个范围类的所有事物 ,例如可用“一亩花”来指称 。可见 ,个体名词加度量词以后 ,个体名词的意义

侧重于表达“个体性”事物的某种主要的属性或具有显著性的属性义了 ,在“属性”这一点上异质“个体

性”的事物被视为了同质的“无界”事物 ,而对事物异质部分的感知则受到忽视。因此可知这些本是异质

的事物 ,为何此时却可以切分 、伸缩与不能重复了 。

2.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 ,度量词(与数词一起)不只是对事物的一种计量 ,更是对事物空间属性(如

长度 、高度 、面积等)或隐喻性空间属性(如重量 、质量 、时间 、级别等)方面的修饰 。这种属性义是被修饰

的名词本来就具有的 ,而“数+度量词”只不过是在形式上将它表明而已。我们可通过“数+度量词+个

体名词”的平行格式将它更明显地表露出来:

(2)三十平米房子 ※三十平米的房子/三十平米房子 ※三十平米大/大小的房子/三十平米房子

※房子大/大小三十平米

而比较个体名词同个体量词的搭配 ,却一般没有这些形式:

(3)一间房子 ※一间的房子(×)/一间房子 ※一间大/大小的房子(×)/一间房子 ※房子大/大

小一间(×)/一间房子 ※房子一间(√)

因此 ,“数+个体量词”只是对“个体性”事物的计量 ,而“数+度量词”则还可以是对“个体性”事物的属性

方面的数量修饰 。而后者所形成的一些固定性的短语形式中 ,这种属性义极为明显 ,且这时其主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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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非对事物的计量 ,而主要表事物的某个空间属性(包括隐喻性空间属性)方面的数量性质:

(4)三尺(长的)大刀 / 三寸(长的)匕首 /七十二英寸(宽的)彩电 / 一点二英寸(宽的)彩屏手机 /

三百六十度(大的)空中转体动作 / 八十斤(重的)青龙偃月刀 // 万吨(重的)货轮 / 万年太岁 /

九段(高的)棋手 / 五级教授

在上例中 ,“大刀” 、“匕首”讲长度 , “彩电” 、“手机”讲究屏幕宽度……等等 ,在这种结构中的个体名词 ,都

侧重它们作为“个体性”事物的某方面属性 ,而不表达它们作为“个体性”事物的个体性。

(二)根据(一)小节 ,个体名词加个体量词时它的事物所指具有“个体性”而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 ,由

于个体名词所指不表个体性事物的“个体性” ,而侧重个体性事物的某种属性 。但属性一般是事物以类

的形式表现出的属性 ,因此 ,加度量词时该个体名词所指 ,其实是个体性事物的“类”或以“类”形式出现

的个体性事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形式表现是 ,在所有量词中 ,只有度量词前面的数词在非平均数的数

学运算的情况下可以是小数:

(5)三斤鱼/三点一斤鱼/三点二斤鱼/三点三斤鱼/三点四斤鱼/ ……/四斤鱼

三尺布/三点一尺布/三点二尺布/三点三尺布/三点四尺布/ ……/四尺布

或者是上下位层级单位的度量词共现:

(6)三斤一两鱼/三斤二两鱼;三尺一寸布/三尺二寸布

像“三十平米房子” 、“三斤鱼”这样的个体名词加度量词的自由组合性结构的计量 ,可以理解为:“从`房

子' 与`鱼' 这样的事物类中 ,选取某个空间属性如`面积' 或隐喻性空间属性如`重量' ,这个属性经过投

射成某个空间平面 ,这个空间平面横贯于`房子' 或`鱼' 这整个事物类;对这个空间平面进行切割与划

分 ,所切割划分出的区域 ,就构成了`三斤鱼' 或`三十平米房子' 的所指事物 。”

同时 ,这种针对“个体性”事物的“类”形式而不是“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分割的“连续”性质 ,使

得其分割的结果自然与“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不具有了对应性:对“类”从某个空间平面上切割的结

果 ,可以是大于一个个体形式的范围 ,也可以恰恰等于一个个体形式的范围 ,还可以小于一个个体形式

的范围。这就可以解释“三斤鱼” 、“三十平米房子”在与个体量的换算中的数量歧义现象 。而像例(4)固

定性结构中的个体名词 ,如果前面除了度量词以外 ,再没有其他数量结构 ,则都是名词的类指用法 ,指称

的都是事物类 ,且整个固定性的“数量名”结构的所指也都是“无界”事物或说是事物的类指用法:

(7)我国在六十年代就可以制造万吨(的)远洋轮了 。/战士们三尺(的)大刀将敌人砍得鬼哭狼嚎。

(三)以上分析到的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所涉及的事物的类 、事物属性与事物的同质性这三个方面 ,

具有“意义链条”性:类※类的属性※事物同质 , “链头”是加度量词时个体名词的指类用法 。

(四)个体名词分别加个体量词与度量词时 ,还有另一种重要的语义变化 ,即这两种“数量名”结构中

名词所指事物的存在领域不同:加度量词时的个体名词所指 ,如“三斤鱼” 、“一亩花” 、“三十平米房子”的

名词所指 ,只能是纯粹“人类领域”中的事物 ,如社会生产 、流通交易 、日常生活处理等领域的事物 ,它们

一定为“现时”意义上的人或人类所隶控;不可能是一种“现时”意义上的“自然”或“自在”物。因此加度

量词时个体名词“鱼” 、“花” 、“房子”所指的存在领域一般不与自然领域如池塘 、江湖 、河流或原野 、山坡

等有关。而加个体量词时它们的所指 ,如“一条鱼” 、“上万朵花”等 ,则不受此限制:

(8)冰箱里的三斤鱼 / 柜台上摆着三斤鱼。

(9)河里的三斤鱼 (×)/ 这水塘里有三斤鱼。(×)

(10)河里的一条鱼 / 这水塘里有一条鱼 。/ 这冰箱里有一条鱼。

这种事物存在领域上的区别 ,还反映在这两种结构作动词的宾语时 ,动词的意义类别不一样:如“三

斤鱼” 、“一亩花” 、“三十平米房子”一般是与买卖交易 、生产 、物品处理等有关的行为类动词 ,而“一条

鱼”与“上万朵花” 、“一间房子”的动词所表示的意义领域远大于上述领域。

(11)走到市场的拐弯处 ,买了三斤鱼/一条鱼 。/(走到市场的拐弯处 ,)不小心踢到了三斤鱼 。(?)/

(走到市场的拐弯处 ,)不小心踢到了一条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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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这第三种语义变化 ,与前两种语义变化密切相关:“个体性”事物存在领域意义上的变化 ,是个

体性事物的个体性发生变化的语用前提 ———只有在社会生产 、流通与日常生活场所等这些属于“人类”

的领域中 ,人们才有可能对这些个体性的事物 ,由关注它们的“个体性”与内部异质特征 ,转而关注它们

的类与类具有的某种属性 ,以及事物的组成在具有这种属性意义基础上的同质性 ,从而忽视个体性事物

的内部异质性。如在交易 、流通 、生产等领域 ,人们更关心的是鱼的肉质和房子的使用空间属性。

(六)个体有生事物名词在与度量词搭配以后 ,还会产生事物有生义的消失 。详见第 4节 。

三 、从与个体名词的搭配看度量词的语法性质及其对个体名词意义的影响

(一)度量词的计量角度 、计量对象与量特征及其对个体名词意义的影响

1.从数词与量词的排序角度 ,将量词分为“个体量词”与“范围量词”两类 ,度量词就属于所表量有

“范围延展性”的“范围量词”这一类 。在范围量词中 ,度量词的语法特征跟其他范围量词如容器量词 、表

形量词 、不定量词 、集合量词 、种类量词等有着明显的区别。于计量个体名词所指的个体性事物而言 ,后

者除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部分区域以外的“部分”量词如“节” 、“层” 、“段”等 ,各小类中尽管在

计量角度与计量方式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区别 ,但它们都能以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集合为单位 ,这些

单位所表的量可大体上等于“一个个体形式+一个个体形式+……+第 N 个不确定个体形式” ,这些数

量名结构中名词的事物所指 ,其个体性得到了保持 ,其中最主要的特征是 ,这些数量名结构所指称的集

体事物所发出的行为或呈现出的性状 ,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

(14)这一屋蚂蚁/一团蚂蚁/三种蚂蚁/一些蚂蚁/几对蚂蚁都奋力爬了出去。

(15)这一屋蚂蚁/一团蚂蚁/三种蚂蚁/一些蚂蚁/几对蚂蚁都有气无力的样子 。

上两例中 ,不管个体名词“蚂蚁”跟这类量词中哪一个小类搭配 , “爬了出去”或“有气无力”的 ,都只能是

个体形式的一只一只的蚂蚁。

度量词的范围延展性 ,不取决于个体形式的数量的多少不定 ,而取决于在类别性事物的空间横截面

上所切割的同质性区域的多少 , ———而对同质性区域的切割是“连续”性的 ,因此度量词的这种范围延展

性的根本特征就是不断切割的“连续”性 ,这表现在形式上即为前面提到的度量词存在有上下位层级关

系的单位系统 ,而这种系统通过进位制转算 ,又可转化为度量词前可加小数这样的形式表达。

度量词计量的是类而非个体成员 ,这意味着度量词在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上存在不自足

性 ,因此在用度量词计量“个体性”事物时 ,有一种既能表达“个体性”事物的类 ,同时还能表达“个体性”

事物的个体形式的表达方式 ,以补足它在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上的不自足性:

(16)一条三斤(重)的鱼/一艘万吨(重)(的)货轮/一位九段(的)棋手/一间三十平米(大)

的房子/一位九十岁(的)老人/一条千里长的草原

2.由此产生一种表达用法:当计量的“个体性”事物 ,尤其是异质“个体性”事物较多时 ,人们较少考

虑“个体性”事物的个体性 ,转而考虑这些“个体性”事物以类出现的形式 ,并用度量词来计量;当“个体

性”事物较少时 ,除非处于精细计量的目的 ,人们就易注意它们的“个体性” ,而不注意它们的类与类的属

性 ,这时倾向于用个体量词而不是度量词来计量。我们将此称为度量词表达的“大”量原则:

(17)A 买了一两鸡蛋(?)// 买了一个鸡蛋(√)(假设一个鸡蛋重一两)

买了十斤鸡蛋(√)// 买了八十六个鸡蛋(?)(假设八十六个鸡蛋重十斤)

　　 B买了半钱黑蚂蚁(泡酒)(?)// 买了几只黑蚂蚁(泡酒)(√)(假设几只蚂蚁重半钱)

买了半斤黑蚂蚁(√)// 买了六百只黑蚂蚁(?)(假设六百多只黑蚂蚁重半斤)

　　 C养了三分花(×)※养了几十株花(√)(假设几十株花的面积为三分地)

养了一亩花(√)※养了三万一千株花(?)(假设三万一千株花面积为一亩)

当然 ,有些事物多量时也不能加度量词 ,如“电脑” 、“屋子” 、“牛” 、“马”等 ,这说明它们在任何时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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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3 期 龙　涛 ,等:从 “三斤鱼”的歧义现象看个体名词与度量词的相互搭配

人们不考虑其事物的空间属性 ,它们的“个体性”特征突出。

(二)度量词在计量使用中的“利益”原则 ,对个体名词加度量词的影响

度量词这样的计量单位是人们制定某种标准来划分切割事物所占的某方面空间或隐喻性空间 ,因

此用这种标准来计量事物 ,一定是出于某种目的。(1)所计量对象大都是通过交易来获取的人类领域的

事物 ,于人有用有利 ,满足需要;无用(如泥水 、树叶)甚至有害的事物(如跳蚤),或者一般不进入人类生

活领域的“自然”事物 ,尽管都有空间属性 ,一般不用“数+度量词+名词”格式来计量:

(18)个体有生事物名词:一斤虾(√);一斤跳蚤(×)// 一吨小白鼠(√);一吨老鼠(×)

个体无生事物名词:三斤烟叶(√);三斤落叶(×)// 三尺布(√);三尺破布(×)

物质名词:一吨液化气/沙土/油盐/水/沙林毒气(√)// 一吨水气/灰烬/油烟/泥水/瓦斯(×)

集体名词:一吨纸张/一吨弹药(√)// 一亩花朵(×);一吨枝叶(?)

(19)十斤鸟/秃鹫/乌鸦/大雁(×)

例外如计算所扑灭蝗虫数量时可说“三斤蝗虫” ,废品收购可说“三斤破布” , 但这都是在特殊语境

中使用。这时这些事物也都已是于广义上于使用者“有利”的事情了。(2)事物的某方面空间属性应能

引起人们的关注兴趣 ,如“高山”之高(“万丈高山”)、“长征”之长(“万里长征”)、“棋手”和“教授”之级别

(“九段棋手/三级教授”)等。这种用度量词计量事物时考虑所计量事物的有用性与对事物空间属性的

关注 ,我们称之为度量词使用中的与人类生活相关的“利益原则” 。这个原则贯串在能加度量词的名词

的各个次类中。

这一原则 ,可解释关于个体名词加度量词的两个问题:(1)可以解释部分个体名词不能加度量词的

原因 ,在于度量词排斥无用事物 ,或者在于这个事物一般是自然领域事物。(2)对有用事物的选择 ,或者

关注事物某方面的空间属性 ,使得能搭配度量词的名词所指 ,进入了人类的生活领域与关注的视野 ,这

里的事物就不再是纯粹自然领域意义上的事物。这就可以解释个体名词加度量词时的一种语义变化:

加度量词时个体名词所指事物的存在领域不是自然领域 ,而是人类领域。

四 、小　结

综上 ,度量词是按照一定的公认标准 ,对有用 ,或说话人所关注的某类事物 ,进行某方面空间的切割

划分的范围量词 ,具有“连续”性质的范围延展义。根据对个体性事物的计量方式 ,我们对范围量词再进

行下位划分:可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的范围量词 ,与不能计量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 ,而只能计

量个体性事物的类的范围量词 ,后者即度量词 。前者所表量的范围延展性表现为“离散”性的个体形式

数量的多少不定 ,后者所表量的范围延展性是在“类”层面切分上的“连续”性。

注　释:

①　本文所说的个体名词同度量词的搭配 , 指的是个体名词直接受度量词修饰 , 不包括量名之间加“的”(如“三斤的

鱼”)、或“数+度量词+形容词+的+个名”(如“三斤重的鱼”)、或数量词作谓语(如“鱼三斤”)等这些可能的个体名

词与度量词的组合形式。根据两个成分间的距离所反映的两个成分概念关系上的密切程度 , 量词直接修饰名词较

其它组合形式更能直接反映名词或量词的语义性质。

②　本文的“个体性”事物 ,不同于通常所说的事物个体 , 是从事物类的角度说的 , 是指某类事物具有“个体性” 。“个体

性”事物有两种存在形式 , “个体性”事物的个体形式(即相当于通常所说的事物个体), 与“个体性' 事物的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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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st ructure w hich is characterist ic of “number +measure w ord +individual noun” ,

i s ambiguous w hen i t is used to denote numbers and quanti ties of things.It has some semantic change s

w hen the same he terogeneous individual noun co llocates w ith individual quantif ie rs o r measure w o rds.

When the same heterog eneous individual noun is in co llocation w ith measure w ords , it denotes the

kind of homogeneous “ individual” things in the human sense , highlighting the features of things.The

rest rictive factor s fo r semantic changes are caused by tw o aspects:measures w o rds and individual

nouns.The fo rmer classif ies the “ kind” of things f rom the perspect ive of the spat ial features;the

“ interest” principle in the pro cess of collo cation o f individual nouns w ith measure w o rds resul ts in a

series o f semantic changes.The lat ter shares three semantic feature s of dif ferent levels:“[ animate] ” ,

“[ individual homogeneity] ” , “ [ feature salience] ” , which re st rict the choices of collo cation of the

interior sub-ty pe o f individual nouns w ith measure w ords and hence sub-classify individual nouns.

Key words:measure w o rds;“ continuous” range quant ity ;“ individuality” ;feature salience ,

“anima te” ;homogeneous individ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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